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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要 :1924年 ,广 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由恶化走向武装对抗。二者关系恶化的原因主要来 自于

广东社会内部 ,即 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。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 ,是 导致以孙 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

决定消灭这支异 已势力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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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z年 8月 ,广东革命政府扣押广州商团自
海外购来的枪械 9800余枝冖0月 初 ,又宣布广州

商团军为非法武装 ,予 以取缔 ,史称广州商团事

仵。关于这一事件爆发的原因及性质 ,当时的国

民党方面对外宣传是
“
广州商团为陈廉伯党徒把

持 ,勾通逆军谋危政府
”
[丬 (258页 )。 中共方面

也认为该事件是
“
帝国主义主使商团,商团勾结

军阀来共同宰割革命政府 ,所以是一个反革命的

行动
”
[2]。 此后 70年 ,国 内外学者对广州商团

事件的评价 ,基本上在当年国共两党所定框架内

进行
①
。笔者通过对 1924年 间广东商团与广东

革命政府关系嬗变的考察 ,认定这一事件的产生

有其复杂的原因,对此有必要进行新的探讨。

1924年 8月 ,广东商团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

然的,它是由当时广东复杂的政治、经济格局所决

定的。

1923年 2月 ,孙 中山带领由滇、桂、湘、粤等

省组成的联军重返广州 ,建立了广东革命政府。

对于这个新政权 ,广东商界寄予了一定的希望且

多有资助之举。例如Ⅱ924年 2月 ,广州总商会

等团体同意广东革命政府发行
“
手票
”
以缓解财

政危机。对此 ,孙 中山批示 :“ 当此 旧历年关紧

迫 ,军饷急需 ,该善堂院等慨然提出巨产保证手

票 ,⋯ ⋯相与联合发行 ,藉以应支军饷 ,鼓励士气 ,

地方赖以义安 ,商 民同资利便 ,本大元帅至为嘉

慰。
”
[3]但是 ,广东革命政府为兑现滇、桂等雇佣

军重返广东的雇佣费、日常军饷 ,以及追加扩军饷

需 ,急需大批款项 ,然而正常的财政税收远远不能

负担 ,故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筹饷政策。如 :拍卖

公产、强行报效、公卖私产、增发公债以及增加旧

税、开辟新税等政策 ,这造成了广东商界的普遍失

望。

仅就广东革命政府开辟的新税来说 ,名 目繁

多 ,“细杂苛捐有百四十余种之多
”
[4]。 也有报

收稿日力⒒2000J2△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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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 ,“秕税苛捐 ,多至七十余种
”
[5]。 计有筵席

捐、火柴捐、树胶制品捐、首饰捐、花捐附加费等

等。
“
最微者至于粪尿 ,与 厨内火灶 ,亦须纳捐

”

[6]。 乞儿亦不能免。
“
粤省喜庆丧祭仪仗 ,执役

者皆贫民乞丐 ,乃政府竟垂青于此 ,抽收夫力二

成
”
[7]。 各种名 目的税收且呈推陈出新之势。

某种名目的税收一旦激起商民呼声甚高的反对 ,

孙中山即有可能签署命令废除此种税收 ,但 当局

旋即又巧立出新的税收名目。

前线战事吃紧之时 ,也就是商人负担加重之

日。1923年 5月 初 ,在最后追歼沈鸿英军时 ,广

东革命政府前敌军队催饷加急 ,大本营即令广州

市内住户限期交纳租捐一月 ,以助军饷。5月 10

日,在东江前线 ,广东革命政府军又与陈炯明军发

生激战,大本营除令广州市内住户限期交纳租捐

一月外 ,又令市内住客交纳租捐一月。为保证征

收的完成 ,广东革命政府采取的手段具有一定的

暴力色彩。
“
有杀人权之公安局长以胁迫于前 ,

而炸弹队、暗杀团以恐吓于后
”
。

与此同时 ,广东革命政府所依赖的客军多把

驻防范围当作 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“
北江则属滇杨

希闵范围 ,东莞增城宝安三县 ,则 属桂刘震寰范

围
”
。在管辖范围内 ,任意增加苛捐。

“
孙文二次

人粤后 ,苛捐多至七十余种。各属防军增加者 ,尚

有二三十种
”
[8]。
“
无论水陆范围 ,果有一物焉

而可以征收款项者 ,则立起名目,实行开抽。对于

种类额数 ,又绝无限制
”
。
“
单就北江水陆流域而

论 ,陆路 自韶关至广州 ,沿铁路有军队所设之税

卡 ,不下二十余处 ,货物每经一卡 ,必奉送设卡之

军队以十元或八元之敬 ,美其名曰保护费。⋯⋯

而北江水运亦何独不然 ,最近同样的护运总机关 ,

已鼎足而三 ,⋯ ⋯凡水路要隘 ,均有分所在焉 ,究

皆保护其名 ,而征收护费其实
”
,一般商民皆愤然

曰
“
此等护运机关直同海盗之营寨

”
[9]。

由于客军的放纵 ,广 东的烟祸、赌祸泛滥成

灾。
“
全省大开烟禁 ,烟馆名为谈话处 ,堂堂皇皇

有兵大哥守卫
”
[10]。 更有甚者 ,“ 军官异想天

开 ,公然登报售卖鸦片。⋯⋯并分售各机关正式

公布于本月八 日(注 :指 19z年 8月 )开始售卖
”

[11]。 客军大肆搜括 ,大开赌禁。
“
百赌杂陈 ,无

赌不各
”
,这是当时赌博盛行的真实写照。而此

前陈炯明执政广东时 ,“ 嫉赌如仇 ,严法厉禁 ,公

私赌一律肃清
”
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广东客

军 ,将两年禁赌之广东 ,旋 即变为赌风最盛之广

东。

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种税收几乎尽为客军所截

留。其后果 ,一是造成广东财富大量外流。
“
滇

军汇款回滇者 ,一年以来 ,不下二三千万。即西路

军 ,只 占东莞宝安三县 ,一年以来 ,亦汇回桂省款

项三四百万
”
[8]。 1923年 ,广东革命政府全年总

收人为 1000万 元 ,平均月收人 85.8万元。1924

年 ,总收入为 798.6万元 ,平均月收人 66.5万元

[12](⒛ 页)。 其二 ,客军截留税款后 ,为保证正

常的开支和急用军费 ,政府被迫开征新税 ,提高税

率 ,最后均具体落实到商民头上。对于军队的种

种行径和革命政府过激政策产生的失误 ,孙 中山

亦有深虑 :“军事既毁 ,军需 自繁 ,罗掘多方 ,犹不

能给 ,于是病民之诸捐杂税 ,繁然并起 ,其结果人

民生活受其牵制 ,物价 日腾 ,业事 日艰。⋯⋯而广

东人民所负担为独多 ,此已足致广东人民之不平

矣。而间有骄兵悍将 ,不修军纪 ,为暴于民 ,⋯ ⋯

驯致人民之生命、自由、财产无所保障 ,⋯ ⋯广东

人民身受痛苦 ,对于革命政府渐形失望 ,而在商民

为尤然
”
[13](35页 )。 广东省的客军虽不能与孙

中山及其革命政府同日而语 ,但要把他们看成与

孙中山毫不相干又于理不通。

广东商界对革命政府的怨气超过民国以来广

东政坛上出现的历届政府。到 19γ 年 5月 ,尽管

双方未爆发大规模冲突 ,但一些行业频频发生罢

业事件。商人们把摆脱重税束缚的希望寄托于自

救 ,即 以广东商团军为后盾 ,举行大规模罢市。

作为广东商人利益的维护者 ,广东商团军是

一个特殊的有枪有财力的商人武装集团。1911

年 ,广州独立后不久 ,广州商人以
“
新政府政治一

时未能组织完
”
、
“
秩序麻紊

”
为理由 ,组织了

“
粤

商维持公安会
”
[14](523页 )。 1912年 2月 ,在

“
粤商维持公安会

”
的组织下 ,“ 粤省商团

”
创建。

粤省商团一般称为广州商团。后来
“
附城各圩镇

如佛山如城北 ,相继仿行 ,增设商团军若干
”
。商

团军的成立 ,对广东各地 ,尤其对广州市的治安、

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
“
年来不 肖军

人在广州市内横行 ,或欺诈取财、或掳人勒赎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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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 ,商团军均能自行捕犯缉凶 ,助政府维护市内

治安之力不少 ,成绩颇为可观
”
[15]。 广州商团

军成立 ,并非针对某一政府、集团,而是为了确保

有一个正常的经商环境 ,诚如孙中山所言 :“ 广州

历次变乱 ,商团总是守中立 ;从前龙济光到广州称

王 ,商团守中立 ;陆荣廷、莫荣新到广州来专制 ,商

团守中立 ;陈炯明挂革命的假招牌 ,到广州来造

反 ,商团守中立 ;这次滇军仗义讨贼 ,到广州来打

陈炯明,商团也守中立。
”
[16](⒍ -62页 )

广东全省 138埠 商团军计有 10万 之众

[17],加上所属乡团,总数接近⒛ 万。著名的广

州商团军也有常备军 们00人 ,后备军 硐00人。

由于商团军武器多从国外购进 ,装各较为优良。

对于这样一支武装力量 ,孙中山自有打算 ,欲把商

团军纳人政府的控制范围,为政府出力。1924年

1月 ,在广州商团与警察联欢会上 ,孙 中山的殷切

希望溢于言辞 :“ 以后商团同警察要同力合作 ,维

持广州的治安。警察是政府的机关 ,商团是人民

的机关。今天商团同警察是正式见面的第一日,

也就是政府与人民结合的第一日。今天人民与政

府结合之后 ,便不可再守中立
”
[16](61页 )。

广东革命政府对广东商团的争取基于政治和

经济两方面的考虑。从政治层面看 ,主要是希望

商团,尤其是广州商团 ,能配合政府稳定广州及其

附近的社会治安。但是 ,以 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

为代表的广东商界却力图把商团的活动仅仅局限

于中立自保 ,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广东政权 ,用陈廉

伯的话来说 ,“ 广东商团的目的是成为一种实现

地方自保 ,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军事力量
”
[18]

(252页 )。 广东商团历经从龙济光到陈炯明执政

的十余年间未被消灭 ,多少与商团奉行的中立政

策有关。但是 ,在以党治国的革命政府统治下 ,陈

廉伯等人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。历史留给商团

的有两种选择 :要么依附于革命政府 ,纳人政府体

系;要么被彻底消灭。绝不可能出现第三种选择
——中立。从经济层面上看 ,孙 中山希望广东商

团能支持政府的筹饷 ,甚至作出更多的牺牲。在

谈及政府将民业变官产的政策时 ,他曾说 :“ 我现

在各种征收 ,一方面为着军饷 ,一方面为着革命政

策 ,⋯⋯现在总要大家帮忙 ,有钱出钱 ,有力出力 ,

渡过难关。否则 ,我手段愈辣 ,你们更多议论 ,然
· 108·

总非我所畏也。
”
[19](” 5页 )但是 ,广东商团虽

然可以承受短时间的苛捐重税 ,但他们却不能忍

受长期的超负荷 ,以致于后来商人们一旦遭受到

苛捐重税 ,便立刻起来罢市 ,甚至不惜动用商团力

量 ,诉诸武力。

同时 ,广东商团也有 自己的思虑。当时的广

东革命政府和广东商界都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

现实问题 :其一 ,当时的北京政府是名义上的合法

政权 ,广东革命政府仅仅是割据一方的政权 ;其

二 ,只 占据广东近半壁江山的革命政府提出
“
反

帝
”
、
“
统一
”
等主张 ,却不能消灭眼前的对手——

陈炯明。广东商界希望广东革命政府能在短期内

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,他们当然不愿为无

希望的革命或战争浪费更多钱财。广东革命政府

要维持庞大的军队 ,进而实现
“
统一
”
,绝对不可

能减少税收。一方面是
“
非合法
”
的政府方不愿

减少税收 ,另一方面是商界方又不愿承担更多的

损失 ,两者间矛盾不可调和 ,最终的你死我活之争

已不可避免。

1924年 5月 下旬到 8月 上旬 ,广东商团与广

东革命政府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,两者关系呈

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。

5月 上旬 ,广东革命政府即将颁布
“
马路业权

法案
”
的消息传开后 ,广州商界群情激愤 ,商人们

开始酝酿反对这=法案。法案颁布时 ,正值广州
市商业日形凋敝之时。

“
商民于最近经过东西北

三江兵燹后 ,全市商业 ,不有虐政之摧残 ,固 已日

就凋敝 ,多有不能维护原状之势 ,若再稍加肃抽 ,

则破产立见
”
[zO]。 该法案开征的所谓铺底捐 ,

“
其办法令马路旁各店铺依铺底价值 ,缴费二成 ,

以作为在马路旁营业的代价
”
。
“
凡在马路旁之

商店 ,不下万余家
”
,“ 盖照市厅之办法 ,一旦颁

行 ,政府从中所获之利 ,当在数千万
”
[21]。 对于

一般商民而言 ,“统一马路铺业权
”
是对商民利益

的致命伤害。因此 ,5月 下旬 ,广州商界联合举行

各业大罢市 ,广州商团则以商界武力后盾的形象

与革命政府对抗。广州商人
“
得商团壮其志气

”
,

具
“
一了百了之决心

”
,与广东革命政府展开了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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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斗争。他们向革命政府提出了取消大罢市的七

项条件 :(1)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 ;(2)取消租捐 ;

(3)取消特种药品捐 ;(4)其他新办及拟办之苛

捐 ,一律取消 ;(5)军队迁出市外 ;(6)交 回各汇船

只 ,以利交通 ;(7)免 陈其瑗职。同时 ,在广州商

团的倡议下 ,佛 山、南海、东莞、番禺、顺德、香山等

埠商、乡团军六七万人全副武装向广州市集中。

而此时 ,广东革命政府的主要军队均驻扎前线 ,留

守广州城内者不及 3000人 [5]。 这是 自广东革

命政府建立以来广州商人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罢

市行动。广东革命政府大为震惊 ,最终被迫与商

人签定协议 ,放弃
“
铺底捐
”
。
“
铺底捐
”
罢市风波

后 ,“商人团体倍形坚固
”
,其勇气亦似倍增。对

于超出正常税额之外的加征 ,广东革命政府亦顿

觉遇到阻碍。7月 上旬至 8月 上旬 ,南海县九江

地方商民与当地滇军发生冲突 ,各地驰援的商团、

乡团人数逾万。在商民的强烈要求下 ,孙 中山准

予当地商民自卫 ,永不驻兵。

然而 ,事情并未到此结束。广东全省商团发

展呈现出联合发展之势。1924年 5月 28日 ,全

省商团大会在广州西瓜园举行时 ,全省商团军
“
除却广州市内各团稍有团结外 ,城外各属之团

军 ,仍统系散漫
”
。在此次反对开征

“
铺底捐
”
的

罢市中 ,广州市商团才顿觉力量有限 ,“ 欲收全省

商团指臂之效 ,非行大规模之团结 ,制定规则 ,以

资信守不可
”
[15],遂决定成立全省商团的联合

组织——全省商团联防总部。举陈廉伯为总长 ,

邓介石、陈恭受为副总长 ,通过了联防章程 ,议决

集款购买枪械 ,并定于 8月 13日 举行成立大会。

随着商团自身实力不断膨胀 ,“ 全省府县村落 ,差

不多已遍树商团军之旗帜
”
[15]。 局势至此 ,孙

中山大为震惊 ,“谓潮陈兵力有限 ,断不能与我十

数省民党为敌 ,独商团民团 ,根蒂深固 ,声势浩大 ,

而又不肯人党。若一长其威焰 ,则 革命党十余年

根据地 ,必颠覆无余
”
[” ]。 广东革命政府开始

对商团实施抑制、打击政策 ,以期最后实现根本改

造的任务。1924年 7月 25日 ,“省署拟设团务统

率处指导全省商民团
”
。8月 7日 ,广东省长公署

发布训令 ,禁止广州商团擅自改组 ,重 申该团未经

核准前不得改换名称。这些措施 ,对广东商团的

抑制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。扣械案的发生 ,为

革命政府提供了一个打击、改造商团的绝好机会。

1924年 8月 10日 ,广东革命政府在黄埔港

扣下了广州商团自海外购来的枪械 9841枝 ,子弹

337万余发 ,广州商团事件爆发。此后 ,围绕着此

批扣械 ,广东革命政府与广州商团展开了长达二

个月的交涉。双方原有矛盾趋向激化 ,最后广东

革命政府动之以武力 ,才结束了这场纷争。

此次政府扣械 ,理由有三 :枪械的实际数目与

向政府申领购枪护照上申报的数 目(4000余枝 )

相差巨大 ;枪械运到的实际时间与护照上填写的

时间相去甚远 ;枪械的口径与护照上的口径不一。
“
盖现时政府视此大帮枪械 ,认为其中有绝大黑

幕 ,并 且 疑 内裹 有其他作 用 ,故 甚郑重视 之
”

[23]。 事后不久 ,广州商团团总陈廉伯闻风逃往

香港 ,广东革命政府立即宣称
“
陈廉伯攻击政府 ,

欲步意国墨素连呢之后尘 ,推翻政府 ,自 为督军 ,

投降北方
”
[Ⅱ ](681-682页 )。 全省各埠商团纷

纷发电或前往大元帅府请愿 ,为陈廉伯 ,也为全省

商团申辩 ,请求发还枪械。在遭到广东革命政府

严厉拒绝后 ,广州商团便开始酝酿全城大罢市。

当时 ,国 内舆论哗然。有关扣械案的内情 ,

《申报》发表述评 ,认为 :购械手续多有不要 ,但主

要是各埠商团争相搭购 ,为获取枪械差额所为 ,与

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无关 [23]。 在搭购者中

还有滇军范石生军长 ,其搭购数目为驳壳枪 1000

枝并子弹若干。孙中山查明后最终予以发还

[25](117页 )。 事发后 ,陈廉伯等数人辞职 ,总商

会恳切挽留。各埠商团纷纷请愿为陈刷洗 ,尤其

北江商团代表
“
可将身家性命 ,为之担保

”
。后又

有
“
全市商店盖章担保

”
。从这一系列事实看 ,上

述分析也许不无道理。倘若政府能拿出确凿证据

证明所购巨额枪械为谋反、叛乱所用 ,此案处理起

来应十分简单 ,无需商团、政府进行多次交涉。

此次广州商团所购之多余枪械 ,是一种谋取

巨额利润的走私行为 ,广东革命政府没收多余枪

械本属份内之事。但是 ,如何处理此案至关重要。

若处理不当,一方面革命政府的威信会受到影响 ,

另一方面可能会引发包括广州各埠商团在内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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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商团罢市 ,因 为广东各埠均参与了走私枪械。

当时 ,包括革命政府中部分官员在内的一种意见

认为 :较妥当的处理方式应是在扣留枪械之后 ,
“
一面应彻查不符之原因 ,一面应就溢出之枪械

予以扣押。而就商团应领之械 ,则仍旧发给 ,而将

主谋私购溢额枪械之人物 ,另 案查办。如此则条

理分明 ,责有攸归 ,商团无株连之累 ,政府亦示处

置之公
”
[冗 ]。 作为广东革命政府的首脑 ,孙 中

山自有其考虑。革命政府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。

广东境外有北洋军阀的虎视眈眈 ;境 内潮汕地区

的陈炯明军队自 1923年 5月 与革命政府交战以

来 ,战争状态一直持续 ,陈军曾兵临广州城下 ;境

内南部的邓本殷军队亦对革命政权有所图谋。对

于未纳人国民党体系的广州商团武装 ,孙 中山对

其有相当的顾虑——主要是罢市 ,因为这涉及到

税收来源、社会治安等问题。此次商团购枪 ,是商

团欲进一步扩张的表现。如果商团投人陈炯明怀

抱 ,对革命政府来说 ,不啻又出现一心腹大患。因

此 ,抑制、打击和改造商团 ,力 图把潜在的对手消

灭在萌芽状态 ,也就成为孙中山本人处理此次事

件的坚定方针。

在谈判扣械事宜的过程中 ,广东革命政府始

终坚持用经济和行政的手段抑制、打击商团 ,以期

最终实现改造商团的目的。作为实施的第一步 ,

孙中山任命邓彦华为常驻商团总所委员 ,协助整

顿商团内部。接着 ,广东省长廖仲恺训令广州商

团各分团 :所有商团事务应由副团长、分团长直接

秉承省长旨意办理。其后 ,革命政府与商团达成

六项协议 ,此协议对商团打击严重。
“
商团自愿

一次过报效军费五十万元 (第六条 )” ,“依照省署

规定民团统率处章程 ,改 组商团军 (第 二条 )”

[27]。 此次商团购买的枪械总价值才百余万元 ,

而报效费高达 50万元 ;商团改组后 ,还可能丧失

原来独立的地位。尽管孙中山本人批示
“
所陈条

件 ,尚无窒碍 ,应准照办
”
[28](16页 ),但从政府

事后的所作所为看 ,他还是认为对商团打击的力

度不够 ,因为其中规定了发还全部枪械。此后 ,对

于先前达成的六项协议 ,政府方采取了拖延、不断

修约等策略 ,以迫使商团就范。
“
政府借辞通电

未发 ,不允照还
”
。江浙战争爆发后 ,孙 中山欲大

举北伐 ,“忽有提出代筹北伐经费三百万 ,捐 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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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之议者
”
;商团代表拒绝之后 ,“ 又以改组尚未

就绪为辞
”
,拒还枪械 [29]。 最后 ,为平抚粤人之

心 ,使其支持北伐 ,同时也为消除由扣械案引发的

军队内部的纠纷 ,孙 中山与商团达成协议 :“ 发还

长短枪五千枝 ,由 商团缴足二十万元 ,并抽全市房

租捐一个月
”
[30](563页 ),但是

“
尚少交长枪二

千七百余 ,短枪一千一百余
”
[31](59页 )。

事实上 ,在孙中山决定发还部分扣械之前 ,广

东草命政府对于整个扣械案件轮廓已基本明晰。

19"年 10月 2日 ,孙 中山致函广州商团代表称 :

“
该项枪械 ,亦 已查明 ,虽购运手续错误 ,实 由商

团各价购置
”
。同时 ,表示政府此次查办的目的 :

“
只在查明商团有无服从政府诚意

”
[32](⒛ 20—

zO2I页 )。 商团事件结束后的 1925年 5月 2日 ,

胡汉民亲赴沙面会晤陈廉仲 ,解释去年对待商团

之错误 ,请 转告其兄廉伯尽释前怨 ,协 助政府

[33](TO页 )。 此时 ,当年剑拔弩张的气氛早已烟

消云散 ,广东革命政府此举应该可以看作是对广

州商团事件的盖棺定论。

此时 ,滇湘桂军军需筹各处又开始联合征收

新名目的捐税 ,重新激起省内各埠商团及广州商

团对革命政府的反对 ,且他们认为没有达到原来

全部枪械发还的目标 ,所以不满意这样不生不死

的局面 ,遂 向政府最后摊牌 ,“ 全部枪械发还 ,免

除一切苛细杂捐
”
,不达 目的决不开市。广州市

面顿时人心惶惶 ,局势动荡。孙中山在韶关决定

暂停北伐 ,并授权胡汉民彻底解决商团问题。

为何在得到部分发还枪械后 ,广州商民仍继

续罢市呢?商团作为一支武装集团 ,自 恃人数众
多 ,武器优良,又有打败沈鸿英等正规军的经历 ,

特别是历经从龙济光至陈炯明等执掌广东的十余

年时间 ,商团不仅未被消灭 ,反而越斗越壮大、越

争越成为广东有相当影响的集团。因此 ,它不怎

么把革命政府放在眼中 ,整个商团从上到下都过

高估计了自己。另外 ,“ 因商团恨孙已极 ,此次罢

市 ,不 过 以商械为借 口,而 非纯 因商械 问题
”

[34]。 因此 ,广州商团在得到返还的部分枪械

后 ,欲以罢市为杀手锏 ,进一步解决它们与革命政

府间的一切矛盾。但是 ,事实证明 :商团方面根本

不具备这种能力。

广州商团从 1912年成立到 19⒉ 年与政府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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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武装冲突 ,进而被镇压 ,存在十余年。究其被解

散的原因,除前面提到的原因外 ,还有其他因素促

使其迅速走向失败。

广州商团自身的缺陷恶化了它与广东革命政

府的关系。商团自恃实力强大 ,其活动经常逾越

常规。
“
商联总部 ,对于各属分团往来函件 ,均擅

取政府公文程式 ,发号施令。商联总部 ,不啻一中

央政府机关。此种组织 ,与政府方面权限,最易冲

突。识者早已知政府与商团,旦夕必起一番之恶。

⋯⋯所发文件 ,颇多不依法律手续 ,往往因此而有

逾越法轨之行动
”
[35]。 商团联防总部被查禁一

事就与此有关。这说明商团总部头目以低下的政

治素质、蹩脚的政治运作方式经营着商团。

广东潮汕地区的陈炯明一直是革命政府的作

战对手 ,任何与陈炯明有联系的活动、个人或团

体 ,对广东革命政府来说 ,都是十分敏感的。商团

方面为取回枪械 ,非常希望借助外力向广东政府

施压 ,迫使其向商团妥协 ,发还枪支。陈炯明在致

上海某君的电文中有意无意间透露了商团当时的

真实想法 ,“攻粤系唯商团及人民请求 ,商团愿助

款百五十万 ,已 先给五十万 ,如不攻粤 ,则无异自

弃于粤
”
[36](%5页 )。 此消息引起了孙中山高

度警觉。孙中山立即急电广东革命政府查明广州

商团暗通陈炯明等情 ,查办通陈之人。广东革命

政府虽未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商团已与陈炯明结成

联盟而共谋推翻政府 (否则它不会把枪械发还给

自己的敌手),但盛传潮汕陈炯明可能发动进攻

的消息。商团在得到扣械后又继续罢市 ,这无异

于使革命政府相信商团已依附了潮陈。革命政府

自然无法容忍敌对的、装备优良的商团继续存在。

商团确实未料到自己搞的小动作竟使自己提前走

到了命运的终点。广东商团遭遇了广东历史上从

未出现过的全新政权——广东革命政府 ,他们对

革命政府的怨气超过民国以来广东政坛上出现的

历届政府。商人们反对革命政府的税收政策 ,商

团尤其是广州商团坚持自己所谓的中立原则 ,本

能地拒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将其纳人政府

主导范围之内,这是广东商团同革命政府关系恶

化、最终被消灭的根本原因。扣械案为革命政府

提供了消灭商团武装的机会。倘若无此机会 ,革

命政府也会寻找到其它的理由消灭商团。

注释 :

①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 :黄修荣著《国民革命史》,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 ;徐嵩龄《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的北伐与广州商团

事变》,《历史研究》1%6年 3期 ;苏云峰《民初之商人 ,1912— 1928》 ,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11期 ;吴伦霓

霞、莫世祥《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∞3年 5期 ;敖光旭《论孙中山在 1924年下半年n0是是非非》,

《近代史研究》1”5年 6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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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nge of Re1aJon Between Guangdong CoⅡⅡⅡerciaI Corps and

Guangdong]RevoIu△onary Goverment in1924

ZHANG Hong冖wu
(His10ry Department,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,Chengdu,sichuan610068,China)

Abstract:In 1924,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uangdong coⅡ unercial corps and Guangdong

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worsen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becomes antagonism, of which the prin-

cipal cause comes froΠ 1 the inside of Guangdong society, that is, the government increases taxa-

tion。  The corps’  refusal to be brought into the government’ s systenn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that

sun Zhongshan’ s government decides to ehⅡ 1inate this alien force。

Key words:Guangdong coⅡ unercial corps; Guangdong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; Guangzhou

coⅡunerCial corps; weapon detention; chang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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